
恬味 

  很多時候，我們不是那麼善於運用情感，對於自己身邊最親近的人總是不知

道如何輕鬆、愉快相待，那些人的存在，對你而言，關係很是親切，但實質卻

又有一些疏離；很是親密，但又存有一絲壓迫。在這樣的處境之中，其實增添

了不少尷尬氛圍。你我身旁也須都有這樣的角色，但是好巧不巧，那個人不是

過客，正是你最「親近的人」，你的親人。 

  就舉我的阿公為例子。身為一個退休公務員的他非常的嚴肅，個性內斂低調

也不喜多語。小時候對於阿公的印象就是他一下班就會坐在自己的電腦桌前，

然後開始玩麻將遊戲或上網看看賽車比賽消遣消遣，抒發一下自己一整天的辛

勞，家事便都丟給阿嬤忙活，我家便呈現出一個舊時代非常典型的畫面：自己

是家中的金錢支柱，但同時也不怎麼做家事的大男人。但在當時，我的阿嬤就

一直和我耳提面命，說我將來一定要像我阿公一樣，當個有責任心、有肩膀的

男人，尤其最好像他一樣有個好工作－－公務員－－這樣穩定的工作對家庭來

說就是最好的，也很受人看重。所以當時便一直灌輸諸如此類的叮嚀。但事實

上，我對於公務員這類的工作可以說是極為反感的程度了。 

  像公務員那種一畢業就安定於辦公桌前，領個平凡的薪俸、套上平凡的制

服、過著平凡的生活，成就最平凡的人生，年少的我總是對此嗤之以鼻。擁有

滿腔抱負的我，認為安定絕不是一個加冠少年該有的風範，我也不希望只有個

普通的人生歷程。真正的大丈夫該是勇於面對驚濤駭浪的破浪之孤帆，青春，

就是要闖，不該蜷在角落的只希冀安定，所以在前幾回她勸我時，我還天真地

用年輕人的口吻向她傾訴我那遠大的抱負，期待在她那獲得好的反饋，但是可

能實在無法撼動她對那樣身分的人的崇拜（包含她的丈夫），她毅然堅持於她的

論點，要我踏實點，後來我可能也懶得去為此再多做無謂的爭辯，只好順應敷

衍過去。 

  事實上，我對於公務員的反感又似乎與我的阿公脫不了關係。他平淡的走過

他的日子，不爭不搶，低調的在自個兒的角落裡安分守己。這般的人生放在懷

有熱血的我的面前作為我的範例，我實在無法認同他對生活的某些觀點，所以

年少的我，才會一直對於整天坐在辦公桌前的那些公職人員抱持自己奇怪的偏

見。 

  即使如此，我的阿公其實在某些方面，好像是挺喜歡我這個小孫子的。我做

事不疾不徐，個性安靜沉穩的性格好似正中了他的下懷。當我和他共處一室

時，他總是擠滿了他的情緒，刻意的放大他的動作，就比如泡個茶吧，明明只

是加個熱水，非要表演個「印度拉茶」；或是晚餐時間要盛個飯菜，便用搞笑的

口吻一直複頌：「辣〜炒蛤蜊，辣炒〜蛤蜊」。他總是盡力的與我們互動，但的

確，面對阿公還是會有一絲疏離感，畢竟，自始至終的印象中，他總是那麼的

嚴肅。 

  直到一天的早飯時間。那天我依然的下樓吃飯。那天風和日麗，外頭阿嬤將

我們的兩隻狗放出來蹓躂，此時我便看到阿公急忙入門。並湊近餐桌旁，拿取



裝有餅乾的罐。罐中是他常常用來餵狗的紅麴餅乾，裡頭還有個上次餵狗剩下

的一包已開封的餅乾。 

  他旋轉玻璃罐的蓋子，取出已開封的那包，發現僅有一片，便取了一旁的剪

刀再開封一袋，拿取其中一片，便出去了。 

  到了外頭，他手背著，紅麴餅藏在身後，然後對著搖著尾巴的狗說：「有香香

麼」。 

  我在屋內偷偷的目及一切，雖然看不到他的臉，但他肯定是掛著笑的。明明

就只是這麼個小舉動，倏然間，我不禁對此激起不少情緒。短短幾分鐘，看到

阿公為了取悅小狗，去悉心準備一些紅麴餅，但我相信，那不單單只是紅麴

餅，那甚至包裝了他真摯的那份愛。對於我們這些親身的血脈，阿公對於我們

的愛，肯定是更甚於這些。我開始回溯那些與阿公的點點滴滴，那些他曾經給

予我的愛，和那些我曾因疏離而沒有捧住的愛。曾經的那些片刻互動，雖然是

如此的短暫，好像又夾了不少疏離感或尷尬，但不論如何，那個當下對於阿公

來說鐵定是興奮的，和孫子有個開心的相處對於阿公來說也一定算是個小確幸

了。 

  每位你的家人，在你背後付出的愛，都是無可取代的。我們在生活中對同

學、朋友的相處互動可能比家人還要更為熱絡，慢慢成長，有些人甚至因為求

學已經沒有與家人共住在同個屋簷下。但其實，對於每個自己拉拔大的孩子，

長輩們肯定對後輩們有著專屬的期盼與愛。 

  而那些長輩們為了釋出感情，往往都會在背後悉心的準備了許多愛，對於那

些個性較為內斂的長輩更是很希望找個機會與那些他愛的人有個小互動。那怕

只是一句寒暄，一個微笑，也是他最愛的時刻。只是我們很常很常的，都沒法

全然接住每個心意。和自己越是親近的人，常常就越不會太多耐心，亦或是更

挑剔、更直白，但是親近的人，肯定是值得你真心相待的，因為連身旁最親的

人都無法相處了，那麼還會有更可靠的誰對你百依百順，當你的避風港嗎？  

  我的性格與阿公相似。將來待至我到那番杖鄉之年，心中的心思也一定是著

重在家人了。能和家人有個好的關係，能聽到他們的歡笑，這不就是令人最為

寬慰的瞬間嗎。可能也會猶如阿公現在，需要擠出自己的微笑、是出自己最大

的情義來維持這個關係，畢竟我們都不是特別善於交際。也有可能我的小孫子

也對我感到一絲疏離感，但假若他因為我而感到開心，這樣的畫面對我這個老

叟來說不就是最好的樣子嗎。能做到這樣，也稱得上有個不錯的人生了吧！ 

  阿公年輕時是圍棋好手，而圍棋是需要全局觀的。我覺得他把他的人生也當

作一盤棋局，在這個棋局，不是每一步棋都針鋒相對、汲汲營營，而是在自己

的能力範圍，不疾不徐，沉穩的執每一步，不慕榮利的下得坦蕩。 

  也是，在人生的棋局中，不一定要多絢爛才說得上贏家，就如道德經寫到：

恬淡為上，勝而不美。對於男兒身的咱們而言，能夠撐起一個家，保家族衣食

無虞，縱使自己可能並沒有多大名氣，但還有幸可以安然、可以恬淡自適，安

然地得以玩玩麻將、看看賽車，享受閒暇時光，偶爾也可以藉著泡茶和孫子表



演拉茶，偶爾可以湊近家裡的狗兒並餵塊餅，在這些偶爾之中可以使兒孫因自

己畢生努力享受天倫之樂，感受這番「恬味」，那麼不就稱得上是人生勝者了

嗎？ 


